
 1 

 

「一帶一路」的戰略思路與香港前期參與的切入點 

(「一帶一路」戰略專題討論之二)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 2013 年先後出訪哈薩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亞時，首

次提出了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即「一帶一路」）的構

想。2015 年 3 月，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佈《推動共

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簡稱《願景與

行動》），概括性地描述中國推動「一帶一路」戰略的共建原則、框架思路、

合作重點和合作機制。 

    根據《願景與行動》的描述，「一帶一路」是當前內地對外合作與發

展的重要戰略，旨在推動與沿線國家的經濟政策協調，促進人員、貨物、

資金、技術等生產要素的有序流動和實現資源高效配置以及市場的深度融

合，弘揚「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的共

生共榮理念，打造開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區域經濟合作框架。 

「一帶一路」重塑國際關係生態 

    「一帶一路」具有高屋建瓴的戰略性意義，而且其涵蓋的地理範圍和

涉及的內容範疇極為廣泛，兼且有高度的包容性和延展性；它不僅僅為中

國今後的對外經貿合作打造新的平台，更會從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生

活等各個層面影響和改變中國與世界的交往與互動型態，可以說是對中國

的國際關係生態的一次創造性、系統性的重塑。 

    「一帶一路」的戰略思路可以從五個方面去理解： 

    一是由古及今，在傳承古文明的基礎上，賦予其時代意義。絲綢之路

是兩千多年前亞歐大陸上多條連接亞歐非幾大文明的貿易和人文交流通

路的統稱，曾經對促進沿線各國的繁榮發展發揮特殊的作用，是東西方交

流合作的象徵。「一帶一路」透過對古代絲綢之路精神的傳承與提升，提

倡在新形勢下締結國與國之間、跨區域的「互聯互通夥伴關係」 

    二是由近及遠，從亞洲起步，放眼歐美非等地區。構建中的「一帶一

路」由中國向東南亞、南亞、中亞、北亞乃至歐洲及非洲延伸，覆蓋超過

60個國家，涉及全球約六成的人口以及三成左右的經濟總量。 

     在歷史上，西漢時期的張騫和東漢的班超曾出使西域，打通了連接

中亞乃至歐洲的陸上通道；明朝「鄭和下西洋」，中國船隊多次南下到訪

東南亞、南亞和波斯灣沿岸。《願景與行動》在這兩條最為人熟知的陸上

和海上絲綢之路的基礎上，為「一帶一路」建設勾劃了五條貫穿亞歐非大

陸的幹線。其中的三條陸上絲路分別為中國經中亞、俄羅斯至歐洲（波羅

的海），中國經中亞、西亞至波斯灣、地中海，以及中國至東南亞、南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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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印度洋；兩條海上絲路則是從中國沿海港口經南海到印度洋，再延伸至

歐洲，以及從中國沿海港口經南海到南太平洋（見附件圖 1）。另一方面，

以遼寧為代表的東北三省提出了「東北新絲路」的概念，憑藉「遼滿歐」、

「遼蒙歐」、「遼海歐」等鐵路連接中亞、俄羅斯遠東及歐洲地區，再串聯

大連港等大型外貿港口的優勢，輻射日韓及東南亞地區。 

    在國家主席習近平於 2015年 10月到訪英國倫敦期間，中國與國際移

動衛星公司(Inmarsat)簽訂了一項為「絲綢之路」提供衛星通信服務的協

定；習主席在出席中英工商峰會時還指出，「一帶一路」是開放的，源於

古絲綢之路，但不會限於古代絲路，地域範圍上東起亞太經濟圈，西接歐

洲經濟圈，是穿越非洲、環連亞歐的廣闊「朋友圈」，所有感興趣的國家

都可添加進入「朋友圈」。由此可見，即使在初步規劃中未能納入「一帶

一路」範圍的國家，例如美國、加拿大以及南美洲國家等，亦有機會參與

絲路建設。例如，他們可以透過貿易、技術合作、投資等形式參與「一帶

一路」沿線新興市場的基建、能源和產業等項目；可透過多邊國際金融機

構，或者單獨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

等融資平台開展合作投資，以從中「分一杯羹」；甚至可與中國政府共同

研究和協商，發起通往美洲大陸的海上絲路新支線。 

「一帶一路」催生對外開放新格局 

    三是由基礎設施建設帶動貿易、投資以及人民幣的國際化，全方位擴

闊對外經貿合作空間。目前，「一帶一路」沿線的許多國家亟需提高工業

化和城鎮化水平，對改善交通、電力、資訊等基礎設施的需求迫切。與絲

路沿線的新興市場國家甚至部分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在高鐵、高速公路、

核電、水電、裝備製造業等基建領域具備技術和成本優勢，並擁有較豐富

的施工經驗。如果由政府「鳴鑼開道」，帶動國內相關行業的龍頭企業「走

出去」，協助亞洲周邊國家、非洲國家、中東歐乃至西歐國家改善基建設

施，除了可為日後提升雙邊和區域的貿易活動奠定基礎之外，亦可透過為

相關基建項目提供融資支持而帶動資本輸出；從而推動人民幣與沿線國家

貨幣直接結算和交易，提升人民幣在「一帶一路」國家的認可度和使用度，

對人民幣國際化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 

    例如，在高鐵輸出方面，中國與印尼於 2015年 10月組建中印尼合資

公司，共同負責印尼雅加達至萬隆高鐵項目的建設和運營；中國亦積極與

泰國、老撾、緬甸等東南亞國家商討，進一步改善泛亞跨境鐵路網絡，已

在中老鐵路、中泰鐵路、吉隆坡至新加坡高鐵等合作項目上取得進展。近

日，中國與中東歐 16 國共同發表《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中期規劃》，

相信亦有助於中國借助「16+1合作」推動高鐵項目進入中東歐市場。 

    四是由外及內，將促進對外經貿合作與謀劃國內區域發展新棋局緊密

結合起來，帶動國內相連板塊的經濟增長。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各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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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線建設的相繼啟動，原先相對封閉的內陸沿邊地區「搖身一變」成為對

外經貿的前沿；而中央更有意把「一帶一路」確立為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和

實施新一輪擴大開放的全面性戰略，「舉一綱而萬目張」，將全國的主要

經濟板塊網羅其中。在《願景與行動》中亦提到，內地西北地區可發揮新

疆獨特的區位優勢和向西開放的視窗作用，深化與中亞、南亞、西亞等國

家交流合作；東北地區藉黑龍江、吉林、遼寧與俄羅斯遠東地區陸海聯運

合作，建設向北開放的重要視窗；西南地區則可發揮廣西與東盟國家陸海

相鄰的獨特優勢，加快北部灣經濟區和珠江與西江經濟帶的開放發展，構

建面向東盟區域的國際經濟走廊。 

    此外，「一帶一路」亦是由經濟入手，促進中國與沿線國家社會交往

的深化和地緣政治的協調，從而為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和推動新型「南南

合作」構築平台。古代絲綢之路是以民間自發的經貿和文化交往活動為

主；有所不同的是，《願景與行動》將「政策溝通」置於「一帶一路」合

作內容的首位，並強調要借重和整合既有的多邊合作機制。這凸顯了「一

帶一路」建設至少其前期工作將倚重於政府間的協調，由政府牽頭「搭建

舞台」甚至在一些領域扮演「主角」，再帶動企業和民間力量的參與。 

    另一方面，由於絲綢之路沿線的中亞、西亞、東南亞、南亞、北非、

中東歐等地區以發展中國家為主，「一帶一路」建設將深化中國與沿線國

家以及區域內的經濟互惠、政治互信、文化互融和社會互通，除了可為「南

南合作」注入新的動能之外，亦可提升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凝聚力和整體

的「議價能力」，有助於他們在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體系中爭取更多的話

語權。 

港可打造「一帶一路」全能樞紐 

    香港早已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一個重要節點；內地改革開放以來，

香港一直擔當國家對外聯繫的重要窗口，並不斷因應內地在不同發展階段

的需要而調整定位，在為國家經濟發展作出貢獻之餘，亦提升和壯大自己

的經貿功能、產業實力以及在國際市場上的地位。 

    「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賦予了香港新的角色和新的使命。《願景與

行動》中特別提到「要發揮海外僑胞以及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獨特優勢

作用，積極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不久前發表的《中共中央關

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亦明確表示支持香

港參與國家雙向開放和「一帶一路建設」；這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中央對

香港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特殊作用寄予厚望。 

    香港應積極參與「一帶一路」的建設，這不但是香港在新形勢下繼續

為國家的發展作貢獻的應有之義，亦是本港推動經濟轉型和謀求長遠發展

的歷史性契機。事實上，「一帶一路」的策略與近年香港對外經貿的發展

趨勢，特別是貿易地理結構轉型方向可謂不謀而合；沿線以新與經濟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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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中國家為主，尤其是東南亞、中東和中亞等國家，均為港商近年來努

力拓展的新興巿場。「一帶一路」的建設還將促進內地與沿線國家全方位

的經濟互動和融合，涉及基建、製造業投資、商品貿易、資金融通等廣泛

領域，將會對生產性服務業以及各種專業服務業衍生龐大的需求。 

    香港挾著國際金融、商貿和航運旅遊中心以及跨國企業總部中心的集

成效應，又具有中西合璧的文化背景、與國際接軌的法律制度和巿場規

則、以及「一國兩制」的獨特地位；配合「一帶一路」的戰略，香港不但

可以擔當內地與「一帶一路」國家之間的「超級聯繫人」，更可發揮固有

優勢，成為支援「一帶一路」項目的「全能樞紐」。按特區政府策略發展

委員會的分析，香港可在「一帶一路」建設中扮演多重角色，例如融資中

心、離岸人民幣服務中心、跨國企業財資中心、貿易中心、全球運作支援

中心、航運中心、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總部及專業服務支援中

心、人才培訓基地、人才交流中心等。 

投身「一帶一路」建立先行優勢 

    現階段正值國家「一帶一路」策略剛剛啟動之際，香港雖有明顯優勢

和條件參與其中，但政府和業界亦不能「守株待兔」或者被動地「見步行

步」，而是應把握先機，從服務創新、外聯內交和協助推廣等方面著手，

主動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前期工作，建立先行者的優勢。 

    首先，香港應強化「超級聯繫人」的功能。香港是國際文化交流中心，

匯聚了逾百個總領事館、領事館以及其他外國派駐機構，內地的大多數省

巿政府亦在香港設有窗口公司或辦事機構。香港一方面可吸引絲路基金、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等前來設立代表處；另一方

面更可主動接觸尚未在香港設立領事機構的「一帶一路」國家政府，透過

提供支援與便利，例如協助物色辦公設施、推薦名譽領事人選甚至提供資

助等，鼓勵他們來港設立領事機構或其他官方、半官方機構。 

    香港特區政府可考慮成立「一帶一路」辦公室，藉以統籌香港各界參

與「一帶一路」建設的事宜；除了推動和協調業界的相關活動之外，亦可

作為香港、內地以及相關國家進行聯繫和溝通的有效管道。日後「一帶一

路辦公室」可發揮牽頭的角色，倡議和推動由內地及海外的駐港機構就「一

帶一路」的合作建立聯繫機制。 

    民間方面，香港各界可搭建、激活與「一帶一路」國家華裔團體（例

如商會、宗族組織、民間團體等）的聯繫，組織更多交流聯誼活動；本地

的大專院校可考慮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增加留學生的獎學金名額，吸

引當地的優秀年青人來港學習，亦可為國內及沿線國家的企業家組織「一

路一帶」管理人員培訓課程和交流項目，推動香港成為「一帶一路」的首

要「聯絡站」、「聚腳點」和交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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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香港應加快相關的服務創新。各行各業可審視自身的條件與強

項，釐訂出本港最有條件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優勢領域，制定具體的

配合方案，並加緊相關服務產品的創新，例如設立「一帶一路」概念的投

資基金、開發更多航空航海線路、加強對輸往沿線國家出口貿易的信用保

險服務、設立「一路一帶」工程和項目管理的專業培訓課程等；藉此樹立

本港作為「一帶一路」商貿服務站和創新中心的地位。 

    第三，香港應營造更友善的商貿規管環境。香港的商貿主管部門和監

管機構應檢視本港現行的規管制度，對一些不利於業界拓展「一帶一路」

業務的規定和指引，應盡快加以研究並適當予以「拆牆鬆綁」。例如，香

港憑著多元化投融資平台的優勢，具備條件爭取成為「一帶一路」的融資

中心；但「一帶一路」國家中不少是新興經濟體，香港目前的金融規管制

度可能與當地的市場發展水平、商業慣例、投資者的認知意識存在一定的

「落差」。有見及此，本港的銀行、證券及其他金融業實有必要本著「實

事求是」的態度，因應「一帶一路」客戶的具體情況，釐訂出更加靈活和

適切的開戶條件、業務程序和合規要求，避免因為「曲高和寡」的規管標

準和過於僵硬的操作規則而將豐厚的商機拒之門外。 

    第四，本港還應以「一帶一路」為重點來規劃和調整對外經貿關係。

除了加強 G2G 層面的互動以及組織本港商界前往考察營商環境外，特區

政府還可加緊與「一帶一路」國家展開經貿協議的商談，探討締結自由貿

易協定、投資促進與保護協定以及避免雙重課稅的協定；更可考慮到「一

帶一路」設立更多的駐外經貿辦事處，以便為港商和內地企業到當地巿場

的發展提供貼身的支援。 

    另一方面，本港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亦應「內外兼修」；除了深化

與廣東省和澳門的合作，共同打造「粵港澳大灣區」之外，還應關注內地

各省份特別是中西部地區就「一帶一路」推出的新政策，藉以識別、發掘

和把握其中的商機。特區政府可透過加強與內陸省市政府的「內交」，協

助港商將業務向縱深推進，在拓展內銷的同時，亦以當地為跳板向周邊的

「一帶一路」國家進發。 

    此外，香港應努力打造「一帶一路」的標誌性項目。香港可在國家的

支持下，由特區政府牽頭或者透過貿發局、民間機構等舉辦一系列具國際

影響力的標誌性項目，例如定期的「一帶一路博覽會」、「一帶一路投資

洽談會」、「一帶一路論壇」等，甚至可委託本地大學成立「一帶一路經

貿研究中心」等；除了協助國家向世界宣傳「一帶一路」戰略之外，更可

藉此讓香港晉身為「一帶一路」的盛事中心。 

2015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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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一帶一路」初步規劃的五條海陸主幹線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佈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文件，由香港貿發局研究團隊繪製 

 


